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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貴州省環保廳提供的資料，中國有近13億人口，全國現有668
個市，三分之二的城市都在垃圾環帶的包圍中，城鎮生活垃圾日產量
人均為0.7至1公斤，並以年均10%的速度增加。全國大、中、小城市
（鎮）生活垃圾產量接近2億噸，城市垃圾的處理迫在眉梢。

臭氣熏天 中人欲嘔
每天下午5時後，在貴陽市烏當區東風鎮就會看到一群蜂擁而至的拾

荒者朝着一望無際的垃圾填埋場狂奔，他們手持鋤頭、鐵鍬、火鉗，還有
各種叫不出名的 「武器」，開着無牌三輪車、摩托車，拖兒帶女，在這一
望無際的垃圾山 「淘寶」。

在垃圾填埋場外200米處，蒼蠅成群，一股股濃濃的酸臭味和腐爛味
撲面而來，走得越近，臭氣越濃，中人欲嘔。現場垃圾堆積如山，周邊污
水四濺，滿路泥濘，一步腳印，一個深坑，不快速拔起，馬上就會像泥沼
一樣被陷入其中。在巨大的垃圾填埋場內，黑壓壓的連成一片是眾多拾荒
者在撿垃圾，廢紙、塑料、瓶瓶罐罐，甚至垃圾裡已經腐爛的剩菜剩飯都
成為他們的 「目標」。雖然垃圾廠內異味刺鼻，但他們像絲毫感覺不到，
更無法想像他們會把挖出的水果帶回家食。

在垃圾填埋場外，不時有滿載垃圾的運輸車進入填埋場傾倒垃圾，往
往車還沒有停穩，拾荒者就一擁而上，五、六噸垃圾在十多分鐘內就會被
翻個底朝天。翻完一輛車後，他們再次返回原來的領地繼續未完成的 「工
作」。每人都背着背兜，半小時不到，就看見他們將背兜填滿。

記者在現場觀察到，離垃圾處理廠不遠的地方，分布着二、三十家垃
圾回收點，一人多高的已經打包的垃圾就堆在道路兩旁，每天他們都會向
這些拾荒戶們收購廢品，各種不同的垃圾從幾分錢到一兩角錢不等。村民
強調用自家的三輪車每天將這些垃圾運出來賣價錢還會高一點。

人車爭道 意外頻生
在這個潮濕的垃圾山周邊，有一些開裂的黃土，表層冒着熱氣，走近

黃土堆，如火坑一般，渾身像被燒着了，熾熱難耐。垃圾處理廠一位技術
人員告訴記者，由於垃圾長期堆積，每天都會產生大量沼氣，而聚集的沼
氣遭遇明火極容易燃燒爆炸，我們看到周邊開裂的土堆就是這樣形成的。

填埋場的垃圾長期堆積造成周邊土壤板結和地下水質變壞，垃圾山下
面是一條小溪，據說是貴陽南明河的下游，小溪水質渾濁不清，一股股垃
圾積水分支的流向這條小溪交匯成黑呼呼的溪流墨跡。

填埋場只有一條不寬的道路，運輸車、三輪車和拾荒者混行，發生危
險是常有的事。很多拾荒者看到運輸車不僅不躲開，反而靠上前去搶垃圾
，司機稍不留神就會出事。據城市垃圾處理中心的工作人員表示，出於安
全考慮，垃圾填埋場是不允許拾荒者進入的，而垃圾場的工作人員曾勸說
這些村民離開，但基本不見效果。

彭家灣和西瓜村是外來務工農民和拾荒族的集中聚居地，西瓜村有
2000多戶拾荒家庭，3000多名拾荒子女在這裡生活，而彭家灣則有幾萬
戶這樣的拾荒家庭和農民工家庭在此居住。他們在這兒有十多年的歷史了
，這些拾荒者多都來自貴州偏遠山區，其中，約有70%是苗族、布衣族、
土家、仡佬族等少數民族。

生活環境 骯髒簡陋
正午時分，記者在香港樂施會的義工陳老師帶領下，走進彭家灣的深

巷，陰濕彎曲的巷子裡有很多分支，每個分支都是一連排破舊的小木屋，
裡面住有幾十戶拾荒家庭。記者走進了其中一個巷子，巷子裡的孩子們聽
到有聲音都跑了出來，她們手端飯碗穿着破舊的衣服，蓬頭垢面，在這潮
濕的深巷中流串。這些孩子用一雙雙生懼的眼睛看着我們，只有看到陳老
師時才敢走近，小一點孩子還調皮的伸手過來向陳老師索抱。顯然，陳老
師與她們已經非常熟悉了。陳老師解釋，住在這裡面的孩子和家長都非常
排斥陌生人，他們怕是公安來抓計劃生育，怕被他們罰款，更怕被遣返回
鄉。

住在巷子裡的青壯年男子都出門幹活了，留在家裡的都是一些老人和
婦女。在一間黑暗的小屋裡，孔婆婆正在給一家人做午飯，屋子裡還有6
、7個小朋友。這間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沒有窗戶，屋內堆放着各種雜亂的
衣物，牆上都是黑漆漆的一片，屋子正中間吊着一盞微弱的燈，透過玻璃
發出朦朧的光亮。孔婆婆的孫女孔德菊一個人坐在爐子邊的椅子上，孔婆
婆說她病好幾天了，前兩天去附近的診所打過吊瓶，但沒好。孔婆婆的兒
女都沒在家，沒錢帶孫女繼續去看病。陳老師用他們義工團的救濟金，為
這個孩子付了醫藥費。

孔德菊的媽媽在五年前離家出走，2008 年底爸爸因肺結核去世，爸
爸去世以後，孔德菊和弟弟小虎就分別跟着大伯和小叔生活。孔德菊與居
住在彭家灣的大伯孔德華一起生活，弟弟小虎則回關嶺老家同小叔生活。
孔德華和妻子一直都是靠撿垃圾和在工地上打零工來養活一家人，因為與
妻子是近親結婚，其生下的兩個孩子都有殘疾。加上孔德菊，現在孔德華
一家生活更加拮据沉重了。孔德菊原來上過學前班，但爸爸去世後就輟學
了，現在九歲的孔德菊仍輟學在家。平時她會與孔德華夫婦一起拾垃圾，
現在生病了，對她來說是在「休養」。

陳老師說，在去年聖誕節後的一天，她為孩子們上課，課間有幾個同
學對她說： 「老師，聖誕節真是太好了！有好多的渣渣（垃圾），我們撿
到了好多好玩的和好吃的。」

據調查，東風鎮的拾荒者大多數是來自貴州黔西織金、大
方、六盤水、關嶺等地的農民工子弟。他們在火車站、客車站
、建築工地等身背鋪蓋輾轉築城；有些在10多米深的井下忙碌
地鏟沙砌磚；在大街小巷都能見到拾荒者來回穿梭的背影，他
們在這個城市裡有着雙重身份，既是農民工又是拾荒者，沒有
零工做時就背起背兜做拾荒者。

孩子健康惹人擔憂
一名拾荒者老王說，他以前在廣州和深圳打過工，前兩年

下崗後被同鄉介紹到貴陽，一起靠撿垃圾為生，白天在外做
「背兜」，下午5時後就到垃圾山撿垃圾，孩子們放學後也跟

着一起來。周末城裡的孩子們跟父母逛商場、上培訓班、去遊
樂園，而這些農民工的孩子就到城街各處撿垃圾。

老王說，他們平均一天收入有25元左右，最多的一天有50
多元。他和妻子每月靠撿垃圾能掙七、八百元，運氣好時可掙
上千元，一年至少有1萬元的收入，而眾多的垃圾回收點自然
也靠他們 「養活」。他們用這些錢來負擔孩子們的學費和生活
費。一家人擠在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裡，房租每月70元。孩子們
沒有戶口，只能上周邊的民工子弟學校，一個學期的學費就要
180至230元。

記者在垃圾填埋場現場看到很多小孩跟在父母後面一起撿
垃圾，還有些較年輕的父母背着七八個月大的嬰兒在撿垃圾，
現場的惡劣環境讓人擔憂孩子們的身心健康。

急需建垃圾處理廠
據環衛部門相關人士介紹，垃圾含有許多致病微生物和寄

生蟲卵，對人體健康危害極大，與垃圾為伴的蚊、蠅、蟑螂和
老鼠，也會傳播很多致病的細菌和病毒。而垃圾釋放出的氨、
硫化物等有害氣體，會對呼吸道有很大損傷。由於拾荒者缺乏
良好的衛生知識、衛生習慣和衛生條件，不少人可能已攜帶了
病源。在公共場所，這些患病的人可能會傳染給別人，甚至可
能造成疾病流行。

近年來，貴州省一方面積極爭取國家國債資金等支持，另
一方面，也鼓勵各地採取申請銀行貸款等方式，多方面融資，
以加快全省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

現在，有很多公益團隊在背後支持這些 「拾荒族」子女和
農民工子女的生活和學業，其中包括香港樂施會。西瓜村和彭
家灣的教育項目就是由樂施會啟動的，由一個叫 「齊步走」的
義工團隊來執行。

「齊步走」現有六名成員，只有一人是專職義工，其餘都
是學生兼職義工，他們與親友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公布 「拾荒

族」子女們的信息，並組織各種捐贈活動來幫助他們。
義工們每周都會去看孩子們，給他們買些學習和生

活用品，有些義工還充當代課老師，在那裡長駐教學
。他們組建了一個救助基金，用於急需看病的孩子。
由於 「齊步走」的成員都是學生，而需要救助的 「拾
荒族」子女數目龐大，救助基金非常緊絀。

據香港樂施會貴州辦事處負責人馮先生介紹，
1992至2008年之間，香港樂施會先後與貴州政府部門
農業廳、扶貧辦及本地民間機構合作，共啟動各種扶貧
、救災、教育項目金額達5200多萬元。在2007年3月樂
施會與貴州環境保護國際合作中心合作，投資 16 萬元

，為貴州黔南州和黔東南州農村中小學老師進行集中
的環保知識培訓，並要求老師以身作則，將環保知
識向農村中小學生宣傳和普及
，此項目開啟後受到眾多師生
的好評和支持，目前，該項
目還在進行中。

撿破爛辛酸過活

社會公益伸援手

垃圾山，在每個人的印象中都是一個骯髒、
惡臭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如非親眼所見，很難
相信會有人以在垃圾山撿垃圾為生，這個群體被
稱為 「垃圾族」 ，他們是生活在這個社會的邊緣
人。

圖、文：本報記者 王靜 杜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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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下雨孩子們在家
圍着鄰居的姐姐看她剪紙花

▲躺在病床上的孫德菊▲躺在病床上的孫德菊

▲孩子們長期在垃圾堆
中，健康令人擔憂

從下往上看，垃圾堆就從下往上看，垃圾堆就
像一座城牆像一座城牆

▲拾荒者在垃圾山中挖寶


